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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瑞士近代工业发展史上，钟表业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通过考察其历
史，瑞士钟表业的奠基时期与欧洲的宗教改革时期恰好重合。可以说，瑞士钟表业从初创
到迅速发展，并最终能够成为世界独一无二的“钟表王国”，无不与宗教改革有着密切的关
联。16 世纪的宗教改革为钟表业在瑞士的建立、发展、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宗教改
革中的一些法令为钟表业的发展排除了劲敌首饰业，并将那些从事首饰业的工匠转化为钟

表业的潜在技术人员; 宗教改革的“衍生物”，即受到宗教迫害的法国难民等，则为瑞士钟表
业的兴起提供了先进的技术、大量的资金、优秀的人才以及销售网络; 宗教改革还从精神层
面间接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陶染了瑞士人的思想观念，培养出瑞士人执着的工

匠精神，为钟表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积极的因素。宗教改革不仅助推了钟表工业的发展，
同时也带动了瑞士城市化发展和其他产业，对瑞士近代经济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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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宗教改革，这一标志着西方基督教世界分裂①的事件，对世界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虽然学者们对其在各方面所产生的作用仍争论不休，但其作为资本主义兴起的助推器无疑是被学者

们认可并长期进行讨论的话题。然而这类研究大多只是理论上的分析，具体深入某一个国家乃至某
一种产业时，这些理论上的分析并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一历史事实所产生的原因。可是这种做法并不
能在瑞士这个既素有“钟表王国”之称，又同时为宗教改革运动中心的典例中奏效，历史鲜明地将宗
教改革与瑞士近代工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瑞士特色的宗教改革造就了瑞士特有的近代模式，尤其是
对享誉世界的钟表业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可以说，瑞士钟表工业的崛起并不是偶然的，而
是抓住历史机遇，结合瑞士本国的特点并通过长期的摸索而形成的。
瑞士宗教改革作为钟表业这项特色产业发展的背景值得被审视，在这点上，国外学者的研究更

早、更充分一些。瑞士学者托尔索·马利奥认为，宗教改革前夕瑞士发生了生产和就业结构的深刻危
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国内产生了大量的雇佣军乃至乞讨者和流浪者。② 学者让 －克洛德·法佛兹认
为，当时许多为了躲避战争和宗教迫害的流亡者，尤其是法国流亡者，他们给瑞士带去了极其宝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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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艺知识。首先是丝纺棉纺织业，其次是在西部日内瓦和汝拉山区得到迅速发展的钟表工业。①

托马斯·A．布雷迪认为，瑞士的改革( 宗教改革) 对周边地区的人们很有吸引力，“转向瑞士”意味着
要么加入瑞士邦联，要么模仿瑞士邦联。② 与此相比较，国内学界对瑞士宗教改革的研究却相对薄
弱，但这也不妨碍可以从少数敏锐的学者研究中发现他们对这段历史以及对由此所带动的钟表业发

展的重视。从对钟表业发展的直接促进方面，陈维斌认为，早在欧洲的宗教改革和法国革命中，一批
钟表和手饰业工匠来到瑞士，带来了这方面的工艺。③ 从间接方面，王正元等认为，因加尔文推行的
宗教改革和禁戴珠宝的法令迫使金匠和珠宝商转行从事制表业。④ 张志凯结合两者观点认为，瑞士
钟表业的发展是在里昂交易会的开辟与加尔文宗教改革的双重打击下兴起的。⑤ 上述研究表明，中
外学者都尝试将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或者与瑞士资本主义的发展结合起来讨论。然而，

这些大多仅仅是对史实的陈述。在瑞士钟表业方面，学界长期以来对其崛起的研究重心并不在它与
孕育其社会关系的发展史，特别是与造成欧洲深远变革的宗教改革时期社会的关系上，反而是局限

在钟表行业界内部，其研究的重点也主要在现当代，包括对瑞士钟表业的现状、发展的成功之道等方
面。而对宗教改革的研究，也仅限于纯粹的理论研究。那么，若沿着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
创立恰好处于同一时期这一思路，换言之，宗教改革时期正是瑞士钟表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重
要奠基阶段，在国内现有研究对这一史实以及这种关系鲜有涉及的情况下，本文从宗教改革的角度

来探究瑞士是如何奠定其“钟表王国”地位的工作就不失为一个有益的尝试。

一、宗教改革前的瑞士

瑞士⑥曾经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恺撒在他的《高卢战记》中曾有如下记载: 外高卢凯尔特人

的最边远的城市，也是距海尔维第人最近的城市，是日内瓦。那里有一座桥，可达海尔维第人地区。⑦

在宗教改革前的 15 世纪至 16 世纪初，瑞士各州被相互之间不断爆发的内部冲突所笼罩，如
1439 年和 1442 年苏黎世和施维茨之间的战争，1474 年中部各州联合起来反对勃艮第公爵的战争
等。⑧ 为此，当时甚至还专门成立了用以调解各州之间纠纷的“参政会”。此外，瑞士诸森林州还和
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之间有着频繁的战争，从莫尔加滕战役开始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以上。⑨ 1499 年
由于士瓦本瑏瑠战争，巴塞尔和沙夫豪森加入了邦联，同年邦联最终脱离了奥地利王朝的统治。瑞士中

6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Jean-Claude Favez，Nouvelle Histoire de la Suisse et des Suisses，vol. 2，Editions Payot Lausanne，1983，p. 108．
Thomas A． Brady，Turning Swiss: Cities and Empire，1450 － 155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p. 3．
陈维斌:《瑞士钟表工业的今昔》，《世界经济》1980 年第 2 期，第 65 页。
王正元、曹立华主编:《欧罗巴的阳光》，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05 页。
张志凯:《国际都市日内瓦》，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58 页。
关于瑞士的历史，许多瑞士学者认为瑞士是没有历史的国家，至少是没有古代史和近代史，它的历史就是德国、法国、意大
利三国历史的组合; 但一些具有官方背景的历史学家则认为，瑞士与周边国家一样，历史非常悠久。
P． Guichonnet，Histoire et Civilisations des Alpes，vol. 2，Privat /Payot，1980，p.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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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的人们随即发动了一系列战争，每扩展到一个地方，就破坏乡村统治，将城市纳入自己的行列之

中。① 他们煽动属民拒绝纳税和缴租，并通过这种方式使得属民们进行反抗。② 这个阶段的瑞士邦
联③越出了阿尔卑斯山诸谷地区的范围，但瑞士地区的权力配置却非常特殊，联盟结构上比较松散，

正如瑞士学者所说: 邦联……没有宪法，没有例行的代表大会，没有行政机关，没有首都，没有国库，
没有高等法院，没有档案馆，甚至没有自己的大印。④ 这表明，成员们最初不是为建立一个国家而结
合，而是觉得结成邦联更有利于争取盟友以保卫自身的利益，其第一要旨反倒是共同捍卫各州的独

立。当时政治局势的突出特点是地方贵族统治城镇，民主政体管理州内的乡村地区。邦联各州拒绝
参与欧洲大陆上未来可能出现的任何一次冲突，这也可以看作瑞士迈向中立的第一步。
可以看出，在宗教改革前夕，瑞士的政治发展在国内外都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首先是各州与

邻国之间出现的宗教冲突; 其次是由此引发的利益分歧———特别是瑞士雇佣兵在外国军队中服役的
问题，成为矛盾的焦点。不过这些次要的纷争在战争惨败，得到血的教训之后，最终被消解了。1515

年 9 月 13—14 日，瑞士和法国因宗教矛盾在伦巴第平原爆发了马里尼亚诺战役，⑤两天的激战瑞士
军队损失了八千多人，这对小国瑞士来说不仅是一次沉重的挫折，而且也毫不留情地击碎了它扩张

的美梦，从而催生了其“内向”的中立主义倾向，并由此宣布: 今后永远不介入欧洲国家之间的任何政
治、军事冲突。通过血的教训，瑞士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发展的道路，它的政治家及时应变，采
取了比较高明的外交政策———恪守中立，中庸自保。1516 年瑞士同意与法国缔结“永久和平”条约，
不再支持法国的敌人。⑥ 可以说，马里尼亚诺战役是瑞士全面执行中立政策的转折点。1618 年欧洲
爆发三十年战争，瑞士首次尝到中立给它带来的益处: 不仅大批的瑞士人为了他们自己家庭和为国

家赚钱充当雇佣兵，使雇佣兵制成为瑞士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途径。更重要的是，战争结
束后签订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使瑞士主权的独立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 瑞士庄严地宣布脱离神圣
罗马帝国的统治，获得独立，并承诺执行“永久中立政策”。⑦ 到 1674 年，瑞士“国会”宣布作为中立
国行事，不再以任何方式参加战争，这也是瑞士第一次向欧洲提出自己的对外中立政策。我们可以发
现，宗教改革的开始大致与瑞士走上中立政策的道路一致，从那以后瑞士便远离了欧洲的纷争，这无疑

为瑞士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中立是瑞士的传统，是保卫瑞士国家独立和主权的手段，也是瑞士
人最为崇拜、最为自豪的政策，它与瑞士统一的趋势一起绘成了宗教改革前瑞士的政治背景。

在 16 世纪初期，瑞士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边缘化的地区。由于未受到强权的中央统治，也没
有受到地区性的王公主宰，许多兴旺发达的城市往往独立存在，如日内瓦、苏黎世等。⑧ 作为南北欧
之间长久以来的商业桥梁，宗教改革前的瑞士经济也可以说有一定的发展。尽管如此，瑞士总体上

74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Johannes Dierauer，Geschichte der Schweizerischen Eidgenossenschaft，vol. 1，Gotha，1967，p. 4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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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还是贫困的: 阿尔卑斯山山区土壤贫瘠，加之空气稀薄，阳光稀少，资源上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

人口所带来的需求; 牛羊和奶制品也不能提供足够交换其他必需品的价值。诚然，征收货物通过圣
哥达山口的过境税是一项可观的收入，但这些收入对一个区域和国家来说，仍然是杯水车薪。

而瑞士德语区的苏黎世和巴塞尔等地面临的情况更为严重。经过多次战争的蹂躏，一些丝、毛
工业中心的工业设施已被严重地毁坏。“我们的青年人怎样才能找到一个饭碗呢?”①这年深月久的
问题一直在 15—16 世纪的德语区回荡，最好的答案就是参加雇佣军，而选择雇佣军作为职业也是当
时瑞士经济贫困的写照。连绵不断的战争使得瑞士农村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农民被迫外出谋生。正
是为了重新找到在其本土上他们所缺少的资源，瑞士人才大批地背井离乡，到外国服役便是移民最

常见的形式。② 到 16 世纪初，由于在国外当兵利润可观，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德语区各州政府正式
将其纳入政府的工作，表面上说制定军事协定是为了避免雇佣兵制度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发生危险，③

实则制定雇佣兵向地方长官交付酬金的制度，雇佣兵的军饷就成为地方政府与组织军官的重要收入

来源，普通士兵仅仅拿到很微薄的安家费，因而一批人在战争中大发横财。在几个世纪里，有一二百
万瑞士人服务于外国军队，其中法国、奥地利、荷兰、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萨瓦、洛林、匈牙利等一
些邻国的政府曾多次雇佣瑞士士兵进行战争。瑞士雇佣军所特有的那种因艰苦的生活环境所产生
的品性，使他们的战斗力达到了其他对手难以企及的高度。④ 所以，瑞士雇佣兵在冷兵器时代被认为
是具有头等战斗力的欧洲军队，他们战斗力强，个人素质高，良好的纪律品质使得瑞士雇佣兵在为各

国君主效力中备受称赞，成为欧洲最受欢迎的雇佣兵。战争给人民带来了痛苦，却给瑞士带来了财
富。年轻人出国成为雇佣军也就成了瑞士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的手段，尽管这受到慈温利和其他许
多人的严厉抨击⑤……瑞士成为欧洲“三十年战争”中唯一的一个受益国。

在当时来说，瑞士雇佣兵制度不仅保卫了国家的安全，也为日后经济的发展如钟表工业的发展

积累了资金，同时还把国外的生活方式带回家乡，传播了西欧的先进思想和理念，尤其是人文主义思

想，为瑞士社会的演进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相比之下，瑞士法语区的经济状况似乎要比德语区好一些。如果说，以纺织业和雇佣军作为经
济来源的德语区看似并没有与钟表业有着直接的联系的话，作为瑞士钟表业开端的法语区则可以被

认为是有其前身的。尽管瑞士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但坚韧的瑞士人民并没有放弃努力，漫长的冬
季和农业的落后迫使他们转向了手工业。⑥ 而这其中最耀眼的明珠便是法语区里的日内瓦已发展了
百年的传统产业———首饰业⑦( orfèvrerie) 。早在钟表传入瑞士之前的 13 世纪，日内瓦就已出现了一
些专门制作金银首饰和宗教用品的工匠，他们以作坊的形式活跃在日内瓦各地，形成了专门的行业，

除了服务于欧洲的贵族王室，还承担了一部分宗教事务。各种制作精良的首饰、宗教用品也畅销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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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各地。以至于大仲马曾形象地说: 日内瓦的 3，000 名工匠，供应了整个欧洲的首饰。每年，
75，000盎司的金子，40 万盎司的银子，在这些工匠灵巧的手中变了形状。① 由此可见，当时日内瓦首
饰业所具有的影响力。14 世纪时日内瓦就已经是欧洲仅有的几个贸易中心之一，来自法国、荷兰、

意大利米兰的商人云集，给日内瓦的首饰业带来空前的繁荣。然而，日内瓦蓬勃的传统首饰业并
没有一直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反而迅速地夭折了。究其原因，可以归为两方面: 一方面，早在 14

世纪左右，日内瓦已经成为欧洲仅有的几个贸易中心，然而到了 15 世纪中期，法国的“蜘蛛王”路
易十一看到日内瓦首饰交易市场中法国首饰商人云集，觉得本国的利益受到损失，于是以国王公

告的形式宣布在本国创建、重建了 66 个集市，并赐予来法国的外国商人很多特权，鼓励举办里昂首
饰交易会，借以打击日内瓦首饰交易市场。同时，于 1462 年颁布禁令，禁止任何法国商人进入日内
瓦，这项禁令对瑞士的首饰业造成了一定打击。② 另一方面，真正的“致命打击”则来自国内，经济
的发展带来了社会生活的改变，享受取代了贫穷的生活，社会阶层分化明显，新旧阶级间的利益冲

突不断积累。尤其是宗教改革中加尔文颁布的两个法令，使得以首饰业为生的匠人和商人面临失
业，首饰业面临沉重打击。③ 也正是因为这些因素的影响，当 1540 年意大利和法国难民首先来到日
内瓦建立企业④时，这里恰好有一大批以首饰业为生的匠人和商人失业，他们成为从事钟表生产和经

营绝佳的劳动力。钟表在 16 世纪初诞生于意大利，后逐渐传到法国，最终在日内瓦生根发芽，产生
了一个新型的行业———钟表制造业。因此可以这么说，瑞士传统首饰加工业为瑞士钟表业的崛起奠
定了技术人才基础。

至此，瑞士在宗教改革前的图景已被大致地描绘了出来，可以发现，尽管已拥有了相当的条件，

可这些条件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经济上本土的首饰业，都最多只能算作其“前身”，远不足以形成钟
表业。处在当时欧洲宗教改革风云的中心，宗教改革硝烟弥漫的瑞士，将如何乘着这股浪潮将改革
前基本不存在的钟表业发展壮大，也就成了必要的问题。那么这对于瑞士来说，无疑是一个不破不
立的重要时期。可以说，在宗教改革时期，钟表业成为瑞士的特色行业，这一行业后来也在很大程度
上改变了它的发源地———日内瓦的教会和社会风气，严肃、认真、朴素、节俭逐渐成为日内瓦乃至整
个瑞士的风尚。这些变化中隐含的复杂关系和最终表现，也正是激发我们要探讨其与宗教改革之间
关系的原因。

二、宗教改革:瑞士钟表业崛起之助推器

谈到瑞士钟表业的发展，就不能不提宗教改革，这不仅是因为瑞士的钟表制造地区几乎全部在

信仰新教的州里，而这些州又都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之一，更是因为宗教改革前的瑞士并不能完

整地实现这项产业。如此就可以有根据地推测说: 没有宗教改革就没有瑞士的钟表工业。那么宗教
改革具体又是如何推动瑞士钟表业发展的呢? 我们可以发现，宗教改革对瑞士钟表业发展产生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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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首先，宗教改革后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颁布宗教改革法令，排除了劲敌———首饰业，

为钟表工业的崛起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

瑞士地方市议会和市政机构享有高度的自治权。但是在教会和宗教事务的管辖方面，由于历史
原因政府却无权干预，所以瑞士各个州分别隶属于周边不同国家天主教教区的管辖，有奥地利、德
国、法国、意大利等辖区。① 因此在行政上统一的瑞士，其宗教事务实际上受到不同国家宗教组织的
管理，这也就决定了瑞士宗教改革的任务与其他国家的宗教改革有很大的区别，即瑞士宗教改革是

与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的任务结合在一起的。瑞士的宗教改革主要集中在城市，一方面，乡村的教士
往往是土生土长农民的儿子，恶习比城市神职人员要少得多，人们对教会的恶感也不是特别强烈。②

另一方面，乡村经济单一，生活贫穷，还没有资产阶级力量的领导，新的思想很难深入人们的生活之

中。这也可以解释瑞士的宗教改革所造成的影响首先发生在工商业比较发达的城市的原因。“赎罪
券”在瑞士受到普遍的抵制，使得这种非法买卖很快被政府禁止。但人们对此并没有感到吃惊，因为
国家干预教会已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了。③ 在瑞士，教会和民生的问题实际上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
也使得瑞士后来的宗教改革直接成为了社会改革的原因。

瑞士的宗教改革主要活动区域是在德语区和法语区，这里必须介绍最具影响力的两位代表人

物，苏黎世的慈温利和日内瓦的加尔文。他们一者为瑞士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另一者
则使瑞士的宗教改革得以彻底的实现，为瑞士钟表工业的崛起扫清了障碍。

慈温利，1498 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大学期间结识了一批瑞士学者，其中就有学识渊博的瓦狄亚努
斯和豪放不羁的格拉雷亚努斯，慈温利深受他们的影响。④ 1523 年，慈温利在苏黎世市政厅提出了
《六十七条目》的公众辩论会，用一整套崭新而激进的观点同天主教对抗，比路德派有过之而无不
及。⑤ 凭借着对教会腐化堕落的大胆抨击、对出售“赎罪券”的抵制、对雇佣兵制度的谴责，慈温利在
苏黎世进行的政治和宗教改革很快得到了广泛的支持和欢迎。⑥ 改革后，苏黎世议会不仅取代之前
主教的权力管理教会事务，还拥有教育、选举和罢免牧师的权力。⑦ 这种城市议会与教会事务相互联
系并共同合作的统治特点，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慈温利的神权政治思想。⑧ 慈温利认为，一个基督徒
不过是一个善良和忠诚的市民而已，基督教的城市不过是基督教的教堂而已。⑨ 这就使得宗教改革
得以顺利地推行，人们受天主教压迫的生活得到了迅速改变，并获得了市民的广泛支持。16 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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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的巴塞尔议会就宣布: 每一座城市政府各部的建立，主要是为荣耀上帝，根据神圣的基督教条例来

禁止所有非正义的、臭名昭著的罪。① 不幸的是，瑞士第二次宗教战争时在卡佩尔战役中改革派失
败，慈温利阵亡。② 然而，慈温利改革的成果却被继承了下来。16 世纪中叶，慈温利的信徒与加尔文
派达成协议，两派合二为一，各类改革的成果又为加尔文派所用。
加尔文，瑞士宗教改革的另一重要领袖，著有影响深远的《基督教原理》③。1531 年在巴黎进修，

专攻神学。④ 结合了前人的思想，加尔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改革教义，被称作新教的“神学大全”。⑤

加尔文彻底地贯彻了“神恩独作论”，主张人不可能以其自由意志来自救，提出了“上帝先定论”⑥。
他认为一个人是否得救，都是上帝事先已经决定了的，即上帝的选民注定要得救，上帝的弃民必定要

遭殃。然而，加尔文并不赞成他的读者( 信徒) 在知道自己命运时消极等待，⑦因为无论如何一个人
也不可能揣度上帝为他真正规划的东西。加尔文还主张“招呼说”，所谓“打招呼”本来是秘不可宣
的，但可由某些征兆显现出来，这就使人们绝处逢生。⑧ 加尔文用三个词来概括其教义，即: 虔敬、公
义、节制，这是一个基督徒对上帝、对别人、对自己行为的最高典范。⑨ 加尔文用这种矛盾不洽、神秘
怪诞、离奇变态的形式，粉碎了特权阶级身上的神性，以看似不平等的做法事实上将平等实现了出
来，为资产阶级尽快发财致富、夺取政权创造了最好的理论武器。瑏瑠

不过，这些都仅仅是在大的历史背景下宗教改革对钟表业的作用，当时直接的社会情况也必须

得到考虑。1536 年，日内瓦完全成为由加尔文独裁的城邦，瑏瑡成为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几乎一
切居民的活动都被他的教条所限制。如果说慈温利的宗教改革核心部分在于基督教社团与地方行
政官的职责上，以共建人间的基督教王国的话; 那么，加尔文在日内瓦更是创建了一种政教人员相互

交叉、互相渗透的“政教合作”的具体方式，使宗教改革在日内瓦得以执行并取得最后的胜利。瑏瑢 在
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 1541 年颁布
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瑏瑣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
在强制执行的命令下，加尔文还制定了反对偶像崇拜和圣物崇拜的改革政策，日内瓦议会又于

1560 年通过法律来限制人们佩戴奢侈的首饰。甚至直到加尔文政权瓦解之后的 1566 年，日内瓦
仍忠诚地履行新教的教徒，依旧贯彻加尔文的理念，开始禁止工匠制作宗教物品，如十字架和圣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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杯等。① 与之截然相反的是，钟表的需求不断增加。其中原因有很多，例如，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
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 2，150 所教堂、100 万名左右教徒。②

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虽然这对日内瓦当时的经济造成
了巨大的打击，但正所谓不破不立，宗教改革中的这些法令实际上为钟表业的发展排除了劲敌———首
饰业，并将那些从事首饰业的工匠转化为钟表业的潜在技术人员。而钟表业需要的高超技术与工匠精
神，正是首饰业的工匠们所具备的。因此当 1540 年意大利和法国难民来到日内瓦建立企业③时，这里
一大批以首饰业为生的匠人和商人就成为从事钟表生产和经营绝佳的劳动力。这项 16 世纪初诞生于
意大利，后逐渐传到法国的重要手工业，最终在日内瓦生根发芽，瑞士传统首饰加工业所奠定的技术人

才基础功不可没。宗教改革的作用更是直接性的，可以发现，对比那些受加尔文宗影响较小的地区，尽
管它们也有相对发达的首饰业，④可在后来并没有形成规模可观的钟表业，⑤这点无疑值得深思。

加尔文的主张要比慈温利与马丁·路德温和积极得多。前者，对君主政权的尊重是第一位的; 后
者，共和制的倾向占上风。⑥ 但最为重要的是，加尔文显然并不赞成他的读者( 信徒) 在知道自己命
运时消极等待。⑦ 所以，如果说慈温利的宗教改革对瑞士钟表业的影响还是在思想层面上的，那么加
尔文领导的宗教改革对其影响则是深层次的。

其次，宗教改革的“衍生物”，即受到宗教迫害的法国难民等，他们为瑞士钟表业的兴起提供了技
术人才、商品批发经验和资金。

我们知道加尔文颁布法令以后，日内瓦首饰业面临严重的危机，正当这些工匠寻找出路之际，作

为舶来品的钟表业恰巧从法国来到了瑞士，拯救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首饰业。⑧ 当然这不是出
于好心或者偶然，而是受当时复杂的宗教环境所迫的无奈。如 16 世纪，法国的宗教矛盾导致了一场
震惊世界的宗教大屠杀，因而追随加尔文的法国胡格诺派教徒⑨有相当一部分来到瑞士避难，其中有

一些难民就是身怀绝技的钟表匠。从布卢瓦到日内瓦，途经汝拉山区，这些受迫害的法国新教徒不
断地涌向瑞士，这也很好地解释了钟表业集中在法瑞边境的事实。瑏瑠

早在 1517 年马丁·路德在德意志发动宗教改革前，法国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和宗教改革家就已经
萌发“回到圣经上去”的共同愿望。瑏瑡 1541 年加尔文在日内瓦定居，他以此为据点向全法国的教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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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尔文派教徒后来在法国被称为“胡格诺派”( Huguenots) 。胡格诺派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同时还有一些法国南部的大
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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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院派遣传教士，布道释义。① 法国绝大部分新教徒都变成了加尔文派的新教徒，加尔文宗由此蓬
勃而起。② 对于衰败的法国瓦卢瓦王朝而言，加尔文派在法国的崛起成了一大心腹之患，从而开始了
针对胡格诺教徒的大规模宗教战争以及宗教迫害，爆发了一连 8 场的黑暗宗教战争。③ 其间更包括
著名的“圣巴托罗缪之夜”，大约有 3，000 名胡格诺教徒在巴黎被屠杀，还有 8，000 名在各省城市被
害。④ 尽管法王亨利四世为了保卫自己王位，于 1598 年颁布了《南特赦令》作为双方折中的产物以
调和矛盾，终结了宗教战争，但宗教迫害并没有到此结束。1610 年，亨利四世被天主教极端狂热信徒
刺杀，他儿子路易十四即位，在 1685 年颁布了《枫丹白露赦令》，规定新教的牧师必须离开法国，新教
信仰被禁止，新教的教堂被摧毁，新教的学校被关闭。

法国国王亲手将这些宝贵的“资源”一批又一批“无偿”地送给了它的邻国，这无疑大大促进了
瑞士钟表业的发展。与工商业水平较为落后的法国天主教地区相比，⑤这些前往瑞士的胡格诺教徒
大都出生在城市，他们也拥有更丰富的技能和知识。例如，早在 1530 年，在布卢瓦⑥就出现了第一个
艺术品等级的手表生产中心，大约有 200 位为弗朗索瓦一世提供手表的制表大师。可这些技艺高超
的工匠很快就因迫害逃到了日内瓦。⑦ 这些胡格诺教徒不仅为瑞士带来了先进的手工业，尤其是奢
侈品生产技术，而且也带来了商品批发、资金和创办生产企业的经验。⑧ 这些“灾难性的事件”为瑞
士钟表工业的建立和发展带来了机遇和转折，如在 1549 年到 1560 年，约 4，776 名法国逃难者流入日
内瓦，他们当中有 1，536 人是工匠。⑨ 据资料显示，1515 年，日内瓦圣皮埃尔大教堂的大钟需要修
理，城里还找不到合格的钟表师傅，但在 1550 年之后，当法国和其他地方加紧迫害新教徒时，优秀的
钟表师傅到来了。瑏瑠 到 1600 年，除了数目没有记录的学徒和工人外，日内瓦大约有 25 名精通工艺的
钟表师傅。17 世纪即将结束之前，那儿的一百多位钟表师傅和大约三百名技工每年能制造钟表成百
上千只。瑏瑡 由于日内瓦讲法语，因而对于大多数因逃避天主教迫害而来的法国新教避难者来说，它是
个天堂，是首选的避难城市。瑏瑢 避难者多半是法国人，几乎每天都有来者，这些难民中有许多都是钟
表匠。自然而然地，这些有着传统工艺、熟练技术的工匠马上如鱼得水，钟表制造业很快就在日内瓦
起步，这种法国技术和日内瓦的首饰业相结合，就产生了瑞士最初的钟表业。随后，它从日内瓦逐渐
向汝拉山脉一线发展，形成了一条产业链。瑏瑣 钟表将金银首饰业与精密机械高度融合，体现了瑞士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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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业与宗教改革的密切关系，所以日内瓦很快成为瑞士钟表业的摇篮。

然而发展钟表工业除了技术、人员、市场等以外，还需要有雄厚资本。瑞士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
的呢? 主要采取两个方面: 第一，钟表发祥地日内瓦不仅吸收了瑞士诸邦的资金，同时也吸引了全欧

洲新教徒的资金。① 1536 年后，实行宗教改革的日内瓦开始接受瑞士诸州同盟的财政支援。16 世纪
中期，日内瓦成了法国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城市居民不断增多。此外，日内瓦兴起了印刷工业，到处
都建起印刷工场，伴随着宗教改革对文字传播的需求，金钱从整个欧洲源源而来。② 到 1590 年时，日
内瓦已收到了来自英国、法国、德国、低地国家和瑞士联盟等地区新教势力的各种资金援助约
211，000金埃居。③ 这些金钱大部分用在宗教改革上，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用在发展钟表工业中。第
二，在宗教改革期间，也正是欧洲宗教战争时期瑞士输出了大量的雇佣军，为其积累了相当大的资

本。从 1594 年到 1605 年，仅在法国服役的瑞士雇佣军收入就高达 1. 36 亿克郎。④

最后，精神和思想观念方面发生的变化。宗教改革使宗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地结合起
来，以及近代社会人们对时间观念的加强与社会需求等均促进了钟表工业的发展。
宗教改革从精神层面间接地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从而陶染了瑞士人的思想观念，使瑞士较

早地产生了资本主义思想的萌芽，乃至孕育了瑞士人执着的工匠精神，为钟表业的长远发展提供了

积极的因素。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的出现推动了“合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这是因为与天主教
教义相反，加尔文的神学明确了人间的国和天上的国的区别，从而为追逐利润的商人和放债者的冒

险活动正了名———这完全可以被认为上天的决定。此外，在其伦理体系中，加尔文赋予节俭、勤勉等
商业美德以很大的地位。由此看来，商业冒险中经济获得成功必不可少的“工作美德”确实在某些方
面根源于加尔文教。⑤ 但马克斯·韦伯又认为，新教徒一方面聚敛财富，一方面又推崇禁欲主义，为资
本主义初期的原始积累和不断要求将财富投入再生产的资本主义内核提供了有力的依据。所以在
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之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

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⑥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思想迎合了当时瑞士新兴资产
阶级追逐财富的要求，为瑞士新教同封建王权的斗争和欧洲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武器。恩格斯
将加尔文和路德的宗教改革称为欧洲“第一号的资产阶级革命”⑦。宗教改革也使得瑞士宗教信仰
的人口比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原先清一色的天主教信仰者为主，变为新教与天主教能够分庭抗

礼的局面。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宗教改革也影响了瑞士人的品质与观念。
钟表业是以“精细”和“准确”为衡量价值的产业，要生产一块质量上乘的钟表，需要制表匠投入很大

的心血、耐心，宗教改革很大程度上促使这些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工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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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使他们能够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① 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所以，从欧洲三
十年战争结束的 1648年到 1789年法国大革命，瑞士农村是当时欧洲最富裕的农村地区，富有的农民还会
写字、算术，瑞士几乎没有城乡差别。② 伴随宗教改革的影响，在钟表工业的带动下，日内瓦和汝拉山区的
贫困地带“在一代人之后就变得前所未有的富裕……”③这又反过来作用于钟表业，使其进一步繁荣。

另外，随着文艺复兴运动、新大陆的发现以及宗教改革的深入，整个西欧社会对时间观念的看法
发生了变化，人们需要更精准的时间来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因而钟表业也从弹性需求变为刚性需

求。原本，精确的时间只是神职人员们的需求，他们为了让自己的生活更加符合规律而约束自己，以
希望严格地遵循某一客观的标准。但对于从事家庭农业和手工业的普通人来说，在生产活动中，他
们并不在意某个单纯、绝对的“时间”，而是关心随时间而变化的外物和自己内在的主观感受，如农业
者根据天气来制定生产的计划、手工业者根据日光的充足程度来决定工作的时间等。可当宗教改革
解放了人的理性，特别是资本主义社会分工渗透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时候，一种客观且合理的标

准时间就被强烈地需求。当一个人的生产活动纳入整个社会生产的范畴时，这种劳动或是管理就褪
去了主观性的色彩，成为了规定他人或者被他人规定的东西。那么，就算不考虑航海业和世界一体
化这些因素所带来的巨大市场，对时间标准的普遍化需求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产物。而这种
“合理资本主义”的内核、宗教改革的思想，也间接地扩大了钟表业的市场，使得瑞士钟表业几乎毫无
阻碍地持续发展到了近现代。

三、宗教改革影响下的瑞士钟表业与经济发展

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产业的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宗教改革的思想不仅影响了瑞士钟表业，

为其崛起扫清了障碍，同时宗教改革还带动了钟表业的发展，为瑞士的钟表业提供了先进的技术人

才与资金销售网络; 而钟表业的发展反过来又接纳了更多新教难民，促进了新教的传播与发扬光大。

宗教改革使瑞士形成了一个世界级的产业和世界级的城市，如此，它的作用就不仅仅局限于钟表业，

同时也推动了其他产业的发展，为瑞士近代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一) 对钟表业产生的巨大影响———成为瑞士的支柱产业
宗教改革后，瑞士钟表业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1650—1660 年，日内瓦人把链条轮子钟塔

形轮上的链条改用肠衣替代，并发明了闹钟和天文钟等。④ 之后，日内瓦人在提高钟表的质量和
精度方面，也做了不懈的努力和重要的贡献。⑤ 据统计，瑞士的制表师们在 1686 年生产了约 5，000

件钟表。⑥ 近一百年后的 1781 年这个数目有了爆炸式的增长，达到 85，000 多件，在数值上几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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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6 倍之多，其中还包括约 40，000 件至 45，000 件黄金表和白银表。① 这个时期的钟表主要是以贵
重金属为原料而制成的奢侈品钟表为主，用以彰显主人的身份。钟表生产数量的增加还带来了产业
结构上的大变动，在钟表制造产业内出现专业分工更加细化的趋势。1660 年，瑞士出现了专门制造
钟表弹簧的工匠，1687 年出现了专门制造钟表零配件的制造商，1698 年出现了钟表装配工人，1716
年出现了钟表雕刻装饰工人②……到 18 世纪初，日内瓦的人口为两万六千多，而钟表工匠就有一千
多人，18 世纪中叶更是猛增到六千多人，③反映出瑞士制表业内出现了劳动力分工，使其工艺愈加精
湛以及产业内部逐渐规模化、精细化和系统化。在瑞士西南部逐渐形成了一条南起日内瓦、北达沙
夫豪森沿汝拉山脉发展的钟表业制造区。④ 作为一种出口型产业，1790 年的日内瓦已经出口了六万
多块表，⑤钟表业成为日内瓦最主要的行业。随着日内瓦钟表业的发展扩大，日内瓦的制表师们于
1601 年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钟表行业协会———日内瓦钟表协会，⑥并且制定了一系列保护钟表技术
以防外传从而达到垄断目的的行规。除了日内瓦以外，法语区的纳沙泰尔、拉绍德封等城市的钟表
业发展也非常迅速，1740 年以来，纳沙泰尔工匠们在力洛克山脚下周边的辽阔农场间分散开来，寻找
这个镇上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钟表作坊能提供的工作机会。⑦ 然而，随着产业发展和行业内分工
不断细化，一个制表匠已经难以单独完成一个钟表的全部零部件的制作与装配。因此，原本严苛的
行规逐渐被突破，一些钟表技术也就随着日益放松的行规而渐渐在瑞士国内流传开来。这样一来也
使得瑞士钟表业以更加惊人的速度扩大规模，立足脚跟，成为一大产业。要是说宗教改革期间瑞士
初创了钟表产业，而到了宗教改革后期，瑞士把钟表工业由小变大，由弱转强，最终成为其支柱产业。

欧洲宗教改革影响和带动了瑞士钟表业的发展，随着产业的扩大与延伸，瑞士产生了一个世界

级的产业———钟表业。钟表业也渐渐成为瑞士的支柱产业，它为整个瑞士创造了巨额的财富。
( 二) 对瑞士近代城市的发展产生影响———形成钟表之城日内瓦
宗教改革使瑞士诞生了一个世界级的钟表城市———日内瓦。宗教改革不仅使日内瓦成为新教

的罗马，也使日内瓦成为瑞士钟表业的发祥地，更成为欧洲乃至世界的名城和一座具有近代化内涵、

极具包容性的城市。
瑞士钟表业的发展除了受到本国宗教改革的影响外，不能不提法国对瑞士宗教改革的重要影

响。从前文我们可以知道: 瑞士本国的宗教改革为其钟表业的发展扫清了障碍，而法国宗教改革的
影响则为瑞士的钟表业提供了技术人才、资金与销售网络，为瑞士钟表业的起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遭到宗教迫害的法国教徒之所以选择瑞士，也是基于多种考虑的。其一，是瑞士日内瓦的优越
地理位置与语言环境。坐落在瑞士西南角的日内瓦几乎被法国四面包围，相比隔着海峡的大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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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瑞士的日内瓦显然是宗教难民更好的选择。① 相比语言环境不同的英、德来说，日内瓦的法语
虽然带有浓厚的乡土外省口音，但它在语言上毕竟占了一大优势。其二，日内瓦城拥抱宗教改革，成
为欧洲宗教改革茫茫大海中的一盏明灯，为饱受宗教迫害的法国宗教难民提供了栖息之地。来自法
国的胡格诺派难民也回馈了瑞士珍贵的钟表制造技术、资金和销售网络等资源，从而促进了日内瓦
制表业的发展。② 对于新兴资产阶级之一的制表匠们来说，加尔文教相比天主教来说更加能迎合他
们产业发展的需要。加尔文教的天职观赋予手工劳动更神圣的意义，为他们所具有的勤劳、节俭的
商业品质正名，其上帝选民的条件简直就是以他们为模范而制定的，使他们在一夜之间就荣登上帝

宠爱的选民宝座。“一位曾皈依加尔文教的天主教徒弗洛里门德尖锐地写道:‘许多金匠、石匠、木匠
和其他那些可怜的工资劳动者一夜之间都变成了优秀的神学家。’”③在来自法国的宗教难民中，也有
许多是身怀钟表制作技术诀窍的天主教徒，这些天主教钟表匠们正是由于加尔文的宗教思想赋予他们

以人生的标准、愿望、尊严乃至宗教意义，使他们放弃了天主教而投奔新教，成了新教的虔诚信徒。④

就这样，16—17 世纪的瑞士，因其宗教改革的新教教义直接与间接地拉拢了大批法国制表匠。
简言之，我们认为法国制表匠的职业身份与新教徒的宗教身份的重合并不是巧合，正如新教伦理与

资本主义精神之间一样，存在着必然联系; 尽管新教徒的身份使他们被迫背井离乡，却在一定意义上

促进了他们在职业上的更高成就。
那么，为什么是日内瓦? 日内瓦先天的地理条件和语言优势已在前文提及，我们认为还有以下

三点重要原因。第一，日内瓦的宗教地位。宗教改革以前的日内瓦是一个受围的要塞城邦，不仅遭
受三个贪婪的邻国觊觎，还面临着罗马教皇精神控制的危险。为了摆脱周边邻国以及教皇对其的控
制，日内瓦人转向瑞士 13 州联盟求救。当时处于军事煊赫时期的伯尔尼，也正处在慈温利宗教改革
的影响下，要求日内瓦必须以实施宗教改革作为交换条件，并且选中日内瓦的法勒尔来完成这项使

命。1536 年法勒尔得知大名鼎鼎的加尔文途经日内瓦，于是邀请加尔文留下来领导日内瓦的宗教改
革，日内瓦当时的状况恰好也给加尔文的宗教改革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舞台，于是同意留下来进行宗

教改革。⑤ 加尔文立即对教会、政治、经济和社会风气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不久就宣告日内瓦
共和国成立。作为一个独立的城邦国家，由于受到周边国家的威胁等原因，从 1584 年起，日内瓦共
和国和瑞士邦联就一直保持着同盟关系。直到 1815 年的维也纳会议上，日内瓦共和国以“日内瓦共
和国与州”的名义正式加入瑞士联邦。⑥ 加尔文在日内瓦政府的赞助下，创办了日内瓦学院，成为传
播新教加尔文派的中心。⑦

日内瓦乃是新教的罗马，但实际上日内瓦之于新教教徒比罗马之于天主教徒更为重要。⑧ 特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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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在加尔文的领导下，日内瓦先于法国完成宗教改革的使命，因而在新教教徒心目中，其地位是崇高

的，是欧洲宗教改革的中心。① 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日内瓦是世界性的。在加尔文时代，它主要由一
批从法国来的新教流亡者掌控，同时还挤满了从欧洲各地到此避难的新教教徒以及人数日增的求学

者。② 这些人员的到来，大大增强了日内瓦脱离罗马教廷、在天主教邻邦面前作为一个独立实体存在的
能力，到了《枫丹白露赦令》颁布之时，日内瓦已经脱离了罗马主教的控制，成为了新教的“首都”。
第二，日内瓦中立地位的优势。③ 中立地位的确立使加尔文教信徒们不仅可以在这里找到安全

的栖息地，而且有充足的资金得以安身立命。同法国一样，意大利的手工匠人、商人也大多信仰新
教，综合各种考虑，日内瓦成了走投无路的宗教难民的不二选择，是他们的伟大城市，日内瓦也因此

成为福音教育和宣传的中心。④ 这些人对于瑞士来说也是一笔“巨额财富”，意味着众多的新教支持
者和信仰者，这既有利于新教的传播与发展，同时也为瑞士带来新的技术、资金和人才。在不到一个
世纪的时间里，日内瓦成为欧洲最富裕的城市之一。⑤

第三，加快日内瓦城市发展的进程。从瑞士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来看，由于地理等因素的影响，事
实上其国家的城市集中度并不高。但日内瓦是一个例外，因宗教改革后钟表工业和其他经济得到迅
速发展，16 世纪中下期人口已经达到 1. 7 万人左右，在当时是瑞士最大的城市……⑥世界分为五大

洲: 欧洲、亚洲、美洲、非洲和日内瓦。这是法国外交大臣塔列兰 1815 年在著名的维也纳会议上的一
句名言，以此说明日内瓦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⑦

( 三) 由钟表产业带动近代瑞士其他经济的发展

宗教改革糅合了人才与科教研事业，推动钟表工业走向更加成熟、精细的劳动分工和持续不断
的规模扩张。⑧ 瑞士钟表制造业技术的核心是精密机械和冶金，宗教改革后信仰新教的工匠们通过
一代传一代的方式传承发展，使精密机械与冶金技术在汝拉山脉地区流传了长达几个世纪，并将这

种工匠精神与技术以宗教文化的形式保留下来，该地区迄今一直保有制造钟表的技术优势，使得现

代钟表技术几百年来一直被瑞士人所垄断，这在世界工业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宗教改革的思想影响了钟表业，成为推动瑞士钟表业发展的动力。很显然，钟表业在瑞士的兴

起并扎稳脚跟最后成为瑞士的主要产业，其与宗教改革有密切的关系。瑞士钟表业能在宗教改革期
间发展起来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即宗教改革与钟表业的工匠精神融合在一起，产生了神秘的

tablissage系统。⑨ 所谓“tablissage”，从字面上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制表匠在家中工作，由此发展来的
“tablisseur”一词，用来特指瑞士钟表产业的重要角色，正是它担任了市场与生产商之间的中介枢纽。瑏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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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ablisseur下的钟表生产过程非常复杂，有很多不同的形式。① 事实上，tablissage 系统可以被认
为是一种早期的分工制度，每一个承包者都负责整个钟表生产的某一步骤，专注于特定组件的生

产。② 虽然类似的分工是钟表这种如此复杂的产品生产所提出的硬性要求的结果，但这不能不被认
为是与天职观的思想结合了的。钟表匠将工作交给众多独立的工人，然后对产品进行组装，这与如
今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相似。③ 另外，工匠们基本上为法国人，他们还学习外语，尤其是德语，对于扩
大产业以及推动钟表业发展同样十分有利。④

难怪学者法尔尼认为，宗教改革不仅导致瑞士邦联的宗教和政治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对

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⑤ 因此，宗教改革不仅仅带动了瑞士的钟表业，实际上也改
变了瑞士人的生产方式和思维，为瑞士近代的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纺织业: 宗教改革时
期，逃到瑞士的胡格诺派教徒，他们除了带来钟表工艺技术外，还从法国带来了制造花边饰带的技

术。而从意大利来的宗教移民于 16 世纪中叶在苏黎世建立了瑞士最早的丝织业。⑥ 于是，瑞士人将
花边饰带技术与丝织业合二为一，形成了瑞士最早的纺织工业。当时瑞士的纺织品以高品质闻名并
风靡欧洲，时至今日，瑞士纺织品中仍然有 40%的产品面向高端服装业出口。⑦ 机械工业: 机械制造
是瑞士最大的工业部门，它的崛起和发展也与宗教改革有密切关联。宗教改革首先促使瑞士钟表
业、纺织业得到发展，为了发展纺织业，瑞士第一台机械纺纱机从英国走私运进，并于 1799 年在一所
废弃的教堂中安装起来。⑧ 苏黎世的一家纺织厂模仿制造了这些产品，结果受到国内同行的高度评
价，认为其产品质量甚至超过英国。在此情况下，逐渐诞生了瑞士的机械工业。值得一提的是，和平
之国瑞士生产的一些常规武器在世界上也是小有名气，世界各国使用的运动枪支以及猎枪等高端产

品几乎都出自瑞士。⑨ 化学与制药工业: 瑞士的化学与制药业也与源于宗教改革发展起来的丝纺织
业相关。因纺织品印染需要大量染料，由此促进了染料业的出现。而染料的生产又需要和化学工业
联系在一起，这样就促进了化工产品以及医疗药品的发展。例如，闻名世界的诺华公司是瑞士第一、

世界最大的制药公司之一，霍夫曼·罗氏公司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制药公司和医疗诊断设备生产商。瑏瑠

结 语

综上所述，由于环境的原因，瑞士在宗教改革前是一个很贫穷的国度，为了生存，瑞士人不懈努

力，发展出了手工业等产业以代替落后的农业。雇佣军作为摆脱贫困的极好替代品也吸引了大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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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的瑞士人，他们来到欧洲发达地区作战，接触了文艺复兴的新思想，随后把这些先进思想带入瑞士

的千家万户，使人文主义精神深入人心。① 这些独特的地理位置、多元民族、中立地位以及社会经济
状况等因素最终将瑞士孕育成为欧洲宗教改革的核心区域。因此，加尔文等领导的瑞士宗教改革具
有欧洲其他国家所没有的独特性———强烈而直接，它为瑞士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提供了思想武器，而宗
教改革本身又成为瑞士钟表业崛起的重要助推器。在上层建筑领域，改革者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为
钟表工业的发展创造了一个适宜的环境。而这种宗教改革产生的“衍生物”，即受到宗教迫害的法国宗
教难民等，又为瑞士钟表业的兴起提供了技术、资金、人才以及销售网络等资源。宗教改革也使得宗教
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思想层面上促进了钟表工业的发展。宗教改革对瑞士产生的
深远意义，首先是对钟表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使其成为支柱产业的这个推论的实然性可见一斑。其
次，由此缔造了钟表之城日内瓦，又对瑞士近代城市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后，钟表业也带动了
近代其他产业的发展，为瑞士近代工业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瑞士社会经济发展的这些特点同宗教改
革都是密不可分的，宗教改革导致了瑞士钟表业的崛起与发展，并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与此同时，钟表
工业的发展也巩固了宗教改革的成果，促使新教成为联络钟表产业和其他产业的纽带。

同时我们也应该发现，虽然在宗教改革期间，仅在法国就有 20 万到 25 万人———大致相当于法
国胡格诺教徒总数的 1 /4，其中许多人是钟表专业技术人员———他们离开法国而去投奔法国的经济
对手英国、荷兰、德国，②但只有小部分来到了瑞士。那么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同一时期英国、荷兰、

德国接受宗教难民要比瑞士更多，却没有产生像瑞士一样的钟表业? 我们认为，就瑞士中立国而言，

因其地理位置、国土资源以及各种其他要素所限，在近现代世界中它的崛起甚至仅仅是生存都只能
走精品发展的道路，而这种被迫是偶然中的必然。选择哪一种方向，在何时开始生产某种精品，这取
决于若干历史机缘，而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崛起恰好是这种若干机遇的有机结合。钟表业的发展
与宗教改革的影响不仅仅局限于瑞士，而且也延伸到欧洲其他地区的宗教改革与经济结构发展之间

的关系，如在神圣罗马帝国的两个边缘地区，北海沿岸和阿尔卑斯山地区③……整个上士瓦本和上莱
茵地区，并继续向北延伸。④ 从而将传统意义上宗教改革作为一种宗教事件或者政治事件的普遍认
识，推进到它作为一场社会运动和经济结构变化的转折点。

若从整个欧洲时代变迁的大视野来考察这一现象，就能明白，瑞士将宗教改革和中立政策等诸

种因素结合在一起，坚定地选择了走精品发展路线并产生现代时间观念的转化，最终催生了瑞士的

钟表业发展并不完全是偶然的，它内禀一条清晰的逻辑。同样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瑞士钟表业的崛
起不仅对瑞士近代的经济、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对欧洲近代经济、社会产生了一定的作
用，它不仅给瑞士、欧洲带去了“准确时间”，事实上，也同时给世界带来了“现代时间”。

［本文作者马丁，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
( 责任编辑: 任灵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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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kingdom． Its Ｒomanization was very comprehensive and reflected in many
aspects，including cultural education， lifestyle， thinking mode，political philosophy， etc． The
Ｒomanization of the Ostrogothic Kingdom ha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ts Ｒomanization was ahead of
other Germanic groups，and it did not establish an independent ethnic country，during which
Ｒomanization and Gothic coexisted． Under the circumstance of the‘Late Antiquity’，its Ｒomanization
was dominated by the Ostrogothic rulers，occurred inside and outside the Ｒoman Empire，while
Christianity became the carrier of spreading Ｒomanization． The high degree of Ｒomanization deeply
influenced the national construction of the Ostrogothic Kingdom，leading the kingdom to a path of
development which was distinct from other barbarian countries in Western Europe． In conclusion，the
Ｒomanization of the Ostrogothic Kingdom not only affected the internal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the
kingdom，but also exerted an important influence on the Italian peninsula entering into the Middle
Ages． This was a significant factor in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talian urban culture．

Ma Ding，The European Ｒeformation and the Ｒise of the Swiss Watch Industry
The watch industry occupied a significant posi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wiss industry． It is

notable that the foundation period of the Swiss watch industry just coincided with the religious reform in
Europe．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rapid development，the Swiss watch industry finally became a
unique‘kingdom of clocks’in the world，all of which had close relation with the European
Ｒeformation. The Ｒeformation provided opportunities for the clock industry to build and develop in
Switzerland． On the one hand，some laws passed during the Ｒeformation eliminated the challenge from
the jewellery industry which was the strong competitor of the watch industry，turning the jewellery
craftsmen into the potential technicians in the watch industry． On the other hand，the French refugees
who were persecuted in the Ｒeformation brought advanced technique，vast capital，excellent talents，
sales network，etc． for the rise of the Swiss watch industry． In addition，the Ｒeformation exerted its
influence on the Swiss people’s ideology from the spiritual level and created the persistent Swiss
craftsman’s spirit． Conclusively，the Ｒeformation not only provided positive factors for the long-term
development of the Swiss watch industry，but also pro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other
industries in Switzerland，greatly impacting the modern economy and society of Switzerland．

Dong Yu，The Ambiguous‘Ｒepublicanism’: The Aspirations of the Philadelphian Craftsme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arly American Capitalism

During the early republic period of America，with the changes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markets，the lives of Philadelphian artisans faced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complex and changing predicaments，they expressed their protest and dissatisfaction through the words
of republicanism． The Philadelphian artisans indeed shared some of same values and ideologies，which
motivated ‘anti-privileged’ activities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ism． Meanwhil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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